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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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

家国大事。 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 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

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 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 “称
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 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

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 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

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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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

有五经，莫重于祭。”儒家历来重视祭礼，强调祭礼

是治国安民之枢机。 可以说，祭礼与祭祀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按
《周礼》的分类，祭礼的对象为天神、地祇、人鬼三

类，本文所论及的“祭礼”主要是指祭祀祖先的人鬼

之祭。 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祭祖之礼帮助人们表达

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之意，与冠、婚、丧三礼一起构

成古代人生礼仪的主干内容。 儒家经典中的祭祀仪

式繁杂，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伦理内涵，是我们

推动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建设新时代家风家教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先秦儒家祭祖礼仪

　 　 “礼”，繁体字写作“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

说：“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示从豊。”即礼

字与祭祀活动相关。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禮”本是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后来兼指“奉神人之酒醴”，
进而“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 ［１］ 。 王国维

此说为学界广泛接受，何炳棣、郭沫若等人也持相近

看法。 如郭沫若认为：“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

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
凶、军、宾、嘉各种仪制。” ［２］ 也就是说，礼在造字之

初就与祭祀礼仪密切关联。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整个社会生

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家国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兴废。 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早在殷商之际，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展出十分繁杂的祭祖礼仪。 但

殷商时期的祭祖礼仪和鬼神观念与后世相比，呈现

出极大的差异。 殷人认为人死后会化为鬼神，而人

世间的种种灾祸即与这些鬼神有关，因此需要通过

不断地祭祀以趋福避祸。
宗周建立以后， 周人在损益殷商祭祖礼仪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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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观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祭

祖礼仪体系。 《仪礼》《礼记》《周礼》所反映的周代

祭祖礼仪大致可分为丧祭、时享、祫禘三类。
所谓丧祭①，就是逝者下葬后亲人们在居丧期

间进行的一系列祭祀礼仪。 以父丧为例，按照规制

孝子需服三年之丧。 逝者既葬，孝子行虞祭于寝。
此后，孝子“卒哭”，进入严格的居丧生活，这期间先

后于祖庙进行小祥、大祥二祭，最后进行禫祭。 禫祭

的完成，意味着孝子三年的居丧生活正式结束。
《礼记·祭统》云：“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

养，没则丧，丧毕则祭。 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

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 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也就是说，居丧期间子女能否虔敬地按丧礼规

定祭祀父母，是衡量子女是否尽到孝道的重要标准

之一。
时享，即四时祭祀。 四时祭祀的名称历来说法

不一，如《诗经·小雅·天保》云：“禴、祠、尝、烝，于
公先王。”《礼记·王制》则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
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周礼·春官·
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

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等等。 尽管不同典籍中四

时祭祀之名各异，但这些都是季节性的祖先祭祀则

是确定无疑的。
祫禘即祫祭与禘祭，一般认为二者都属于大规

模的合祭。 《公羊传·文公二年》云：“大事者何？
大祫也。 大祫者何？ 合祭也。 其合祭奈何？ 毁庙之

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也

就是说，祫祭是将历代祖先的神主集合于祖庙一并

祭祀的礼仪。 至于禘祭，同样是一种大祭。 《尔雅》
曰：“禘，大祭也。”《礼记·大传》云：“礼，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就是说，禘
祭是一种可追溯到始祖的盛大祭祀。 关于祫、禘二

祭，先秦典籍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 后世所谓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祭祀制度，亦不见于礼经，
多属后人推测之辞。 有学者考证指出，从已有殷商

卜辞以及两周金文看，商周时期的祫禘二祭虽与祖

先祭祀相关，但与儒家典籍的记载还存在较为明显

的出入［３］ 。
从祭祀场所来看，上文提到的时享、祫禘以及丧

祭中的小祥、大祥、禫祭都祭祀于宗庙，属于庙祭。
但是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旁祭祀也是被允许的。
《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

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

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 若宗子

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
也就是说，若宗子出国无法主持祭祀，此时与宗

子同居而无爵的庶子可以在墓旁设坛代之祭祀。 但

是这种墓旁设坛祭祀的做法，只是临时为之，并不可

以取代庙祭。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记载，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
但是孔子墓的祭祀，属于孔门弟子以及部分鲁国人

出于敬重追思孔子的自发行为，同样不具有普遍性。
不过《孟子·离娄下》曾讲述一个齐人每日徘徊于

城外墓地，向祭墓的人乞讨残羹剩饭的故事。 这个

故事本身寓意如何，我们此处不再展开讨论，但通过

这个故事可知，至少在战国中期已出现了后世意义

上的墓祭。

二、缘情制礼，报本反始：
儒家祭祖礼仪的人性根基

　 　 传统祭祖礼仪源于原始的鬼神观念和宗教信

仰。 三代以来，随着人文理性的觉醒，原始宗教中与

祭祀相关的巫术逐渐融摄于殷商以来形成的祭祀文

化，并最终成为日后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早期文化的理性化

道路，也是先由巫觋活动转变为祈祷奉献，祈祷奉献

的规范———礼由此产生，最终发展为理性化的规范

体系周礼。” ［４］１１

这种“理性化道路”借由礼乐文化为周人创造

了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 然而此处只是揭示

了原始巫术与礼之间的演进关系，即礼起源于巫术

仅在发生学上有其意义。 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

是，这种理性化的规范体系———周礼，真正奠基于何

处？ 或者更进一步，礼是如何获得普遍性的规范意

义的？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重新将目光投向

儒家文本。 《礼记·乐记》云：“先王本之情性，稽之

度数，制之礼义。”明言“情性”乃礼之本。 《礼记·
问丧》也指出：“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

也，人情而已矣。”也是在说儒家的礼既非“天降”，
亦非“地出”，自始至终都是缘于“人情”的。 这种强

调情或性情的表述在《礼记》诸篇中屡见不鲜，类似

的观点可以参见《易传》 《荀子》 《大戴礼记》等典

籍。 《郭店楚简》发掘之后，“情”在先秦儒家思想中

的重要地位更加得到凸显，“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礼生于情”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重情观点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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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 以至于庞朴先生感叹道：“情的价值得到如

此的高扬，情的领域达到如此的宽广，都是别处很少

见到的。 特别是，有道与有德，在这里竟也被拉来当

作有情，当作有情的某种境界，这种唯情主义的味

道，提醒我们注意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

容。” ［５］

毫无疑问，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是建立在普遍的

人性论观点之上的，其核心与根基正是人情。 换句

话说，在先秦儒家看来，礼源于人内心的自然情感：
人与人之间的亲亲之情自然地、客观地存在于人自

身，而礼的仪式与活动则是这种人之常情的自然流

露与理性表达。 正如《礼记·问丧》所言：“思慕之

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儒家肯定人内心的

真情实感，认为人们正是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
这种对情的重视与儒家理论自身对人存在方式

的理解密切相关。 儒家主张通过“在世” “入世”来
理解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与价值，也就是孔

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人来到世上，最先感受到的正是父母对自己的爱，因
此孩童会亲近、依赖父母。 也即孟子所谓的“孩提

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 （《孟子·尽心上》）。 父母

子女之间的亲亲之情原是生命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

本能，但是，先秦儒家却将这种自然本能视为伦理与

道德的基础而备加珍视。 《诗经·蓼莪》云：“欲报

之德，昊天罔极。”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之情所导向

的是被儒家称为孝的情感，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
强调子女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情。 《荀子·礼论》
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

也。”《礼记·祭统》也有相近的表述：“祭者，所以追

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生则养，
没则丧，丧毕则祭。 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
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可见，“丧”“祭”之礼绝不是为

了某种外在目的服务的手段，它们就是孝子原本潜

藏于心的强烈生命情感的外在展现，是人之本真状

态的显露。
《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 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礼
记·礼器》亦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

也。”先秦儒者阐释、发扬“报本反始”“反本修古”之
情，以奠立祭礼背后的人性根基。 儒家将“报本反

始”“反本修古”视为祭祀的中心意义，既反映了人

们对自己来自何处的根源性追溯，更是周人以祭祀

表现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

三、“称情立文”“立中节制”：
儒家祭祖礼仪的立制原则

　 　 １．“称情立文”
“称情立文”是《礼记·三年问》的主旨，意指依

据人们的亲情近疏来制定居丧礼仪。 前文已经提

及，丧祭是亡者下葬后，亲人们在服丧期间进行的一

系列祭祀礼仪。 居丧期间，服丧者的服饰举止、饮食

居住均有严格的限制和规范。 其大要是根据亡者与

己身之亲疏远近，相应决定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

为限制。 关系越亲，则丧服所用布料及做工越粗略，
服期越长，起居饮食上的限制越多；反之，关系越远，
则丧服所用布料及做工越精细，服期越短，起居饮食

上的限制则相对较少。 前文谈到的孝子为父服斩衰

之服三年就是最重的服叙等级，因为父亲对己身而

言是最亲的人，因此服叙最重。 据《左传·襄公十

七年》记载：“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
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晏婴为父服衰

斩，其服饰、饮食、起居诸仪，与《仪礼》 《礼记》中的

斩衰之服要求一致。
大殓之后，逝者亲属就要按照与死者关系亲疏

穿上不同的丧服，称之为“成服”。 服丧者要先后进

行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等祭仪，其丧

服也要进行多次变除。 “变”指将重服降为轻服，
“除”指直接去除穿着的丧服服饰。 虞祭为迎神、安
神之礼，即将逝者魂魄迎回家中。 卒哭之祭后，服丧

者只需在早晚的时候各进行一次哭奠即可，所谓

“有时之哭”。 小祥指在亲人去世一周年举行的祭

礼。 《仪礼·士虞礼》曰“期而小祥”，郑玄注曰：“小
祥，祭名。 祥，吉也。”大祥，是指亲人去世两周年举

行的祭礼。 大祥之祭完成后服斩衰，齐衰三年者可

行“禫祭”，此后丧家生活回归于正常。
丧服服叙之轻重与人们的亲情近疏相适应，但

丧服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或象征。 在先秦儒家

看来，借助礼的形式，人内心的情感能够得到恰如其

分的表达。 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

怀”，正因受“三年之爱于其父母”，因此“君子之居

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 在孔子看来，
为父母守丧是人在父母去世后内心哀痛之情的自然

表达；而之所以守丧三年，则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养

育之恩是最重的。 此外，守丧期间孝子之丧服还要

进行多次变除。 《通典》卷八十七载西晋贺循语：
“夫服缘情而制，故情降则服轻。 既虞，哀心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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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以细代粗，以齐代斩耳，若犹斩之，则非所谓杀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孝子内心的哀痛之情逐渐得

以缓解，因此服叙也逐渐减轻。 丧服的变除同样说

明了礼的制定与践行必须以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

础，情深则礼重，情浅则礼轻。 因此《荀子·礼论》
说：“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

流也。”礼的形式与要表达的情感之间互为表里，并
行不悖，这才是礼的真义。

２．“立中制节”
“立中制节”则是儒家祭礼的另一主要原则。

先秦儒家肯定人的自然情感，《诗经·大序》：“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人的情感如同江流一般，如若“直情而径行”，
缺少制约，就会泛滥成灾。 因此，人情要在礼仪的框

架内予以约束，以一种更加平稳、理性的方式表达内

心的情感，此即《礼记·仲尼燕居》孔子所云：“夫
礼，所以制中也。”

在孔子看来，情感的表达要以礼作为规范和节

制。 《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

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
勇、直等伦理德目是人内在固有的情感品质，这些情

感品质如果缺乏礼的指导，则会导致“质胜文则野”
的境况。 只有同时具备人情之内涵与礼文之雕饰，
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在祭礼的设置上，儒家同样强调秉持中庸之道。
《礼记·祭义》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
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祭祀的次数不能太频

繁，过于频繁使人感到厌烦，失去祭礼该有的恭敬之

心；反之，如果祭祀的次数过少，则会心生怠惰，以致

遗忘祖先。
君子祭祀之时需“合诸天道”，即祭祀的时间要

与天道相符。 何为天道？ 《礼记·祭义》解释为：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

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

之。 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礼
记·祭统》亦云：“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

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 礿、禘，阳义也。 尝、烝，阴
义也。 禘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

禘、尝。”也就是说祭时、天道、人情，三者之间有着

密切关联。 春来秋往，时序推移，人们难免触景生

情，萌生思念先人的凄怆、怵惕之心，进而产生祭祀

先人的行为。 祭祀本于人情，顺于天道，不因过繁而

累身，亦不因过疏而遗忘，使情感的表达得以合乎中

道，凸显了礼文化蕴含的人文性和人间性特征。

四、齐明盛服，以诚以敬：
儒家祭祖礼仪的践履要求

　 　 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失去了情

感根基的礼，只是徒具形式、毫无意义的虚礼。 《礼
记·祭统》云：“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

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在儒家看

来，诚与敬是践履儒家祭祖礼仪的两个核心要求。
诚为礼之基石，也是践履祭礼的精神动力。 儒

家主张通过祭礼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哀敬之情，而
这种情感必须发自内心，也就是要诚心诚意。 《尚
书·太甲》云：“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诚一开始

就与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相关，其最初的含义指向

的是对鬼神的虔诚态度与心理。 宗教祭祀所要求的

虔诚之心，是企图将人的主体性消解，皈依于一种超

越的存在———神。 而在祭祖之礼中，祭祀者的哀敬

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抑或是鬼

神的忧惧。
祭祀的首要工作就是斋戒。 《礼记·祭统》云：

“及时将祭，君子乃齐。 齐之为言齐也。 齐不齐以

致齐者也。”齐就是斋戒的意思。 所谓斋戒，就是要

戒绝嗜欲、洁净身心、内外整齐一致。 斋戒之时，君
子脑海中浮现的皆是祖先的音容笑貌、志趣喜好。
祭祀之时， “进退必敬，如亲听命” （《礼记 · 祭

义》）。 虽然先人已逝，但祭祀者可以通过斋戒等礼

仪实现与祭祀对象的心灵“相通”。 如果祭祀者不

能以“祭神如神在”的诚敬态度参与祭祀，那么无论

祭品如何丰富或是仪文如何繁复，祭祀本身只能沦

为形式上的表演。 “通过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

以物、祭之以诚的祭祀礼仪，祖先神灵在自然宇宙、
血气相通的神圣感格下降临，与后世子孙同在。” ［６］

祭祀者以真诚无伪的情感怀念致祭，而逝者透过生

者的心意仿佛隐性在场，《礼记·中庸》就有“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以祭祀者对受祭者的

真诚情感为媒介，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人神交感，所谓

“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 ［７］ ，这才是祭

之“如在”的意涵所在。
如果说诚为祭礼践履之精神动力，那么敬则是

祭礼所志思慕之情的集中表达。 《礼记·哀公问》
云：“所以治礼，敬为大。”先秦儒家主张父母在世之

时养之以敬，殁后则葬之以敬、祭之以敬。 《礼记·
祭义》就云：“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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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祭祀祖先是为了表达祭祀者的孝敬之心，正如

荀子《礼论》所云：“祭者，志思慕之情也。”
《礼记·月令》云：“君子齐戒，处必掩身。 身欲

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

定。”君子斋戒，戒绝嗜欲、洁净身心是为了保持内

心的庄敬与外表的威严。 《礼记·乐记》亦云：“致
礼以致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 心中斯须不和不乐，
而鄙许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之矣。”如果缺乏庄敬与威严，人就容易出现懈怠

轻慢的心理，表达孝子之志的祭祀礼仪也就徒具虚

文。 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与敬互为表里：孝子贤孙的

爱敬之心借助祭礼得以表达；祭礼的践履也离不开

孝子的庄敬之心，无敬则不成礼。 故而《左传·成

公十三年》曰：“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

五、慎始敬终，追问价值：儒家祭祖
礼仪的价值指归与当代借鉴

　 　 １．慎始敬终，涵养个体道德情感

涵养道德情感是儒家祭祖礼仪的首要目标。 如

前文所述，先秦祭礼始终围绕着情展开。 情在先秦

儒家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备多重内涵。
有学者将原始儒家所说的情的内涵归结为三种情

形：一是指喜怒哀悲好恶以及忧乐愠戚忻畏等自然

情感；二是基于家族血缘伦理的血缘亲情；三是恻

隐、羞恶和辞让以及孔子说的“仁者爱人”等社会化

的道德情感。 “总起来看，原始儒家对于以上三种

情都持肯定态度，重在通过情的推扩，完成从自然情

感向道德情感的升华。” ［８］

“在传统‘家文化’语境下，个体自我意识的完

善与价值观念的建构基于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

系，进一步形成 ‘家德’ 或 ‘亲亲之道’ 的人伦规

范。” ［９］其中存在这样一种解释逻辑：人生于天地之

间，为“有气血之属者”，无论是自然情感还是血缘

亲情，都天然存在于人身上，这是人得以培养道德情

感的基础；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情的存在，必须通过

情感意志、情感活动来开显其自身；人的道德情感的

升华有赖于对原生人伦之情的领悟，在儒家看来这

个人伦之情正是人文道德及社会秩序建构的起点。
《论语·泰伯》记孔子赞述大禹祭祀鬼神一事：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在孔子看来，禹祭祀鬼神

不是为了获得福报，而是将对父母之孝推扩于鬼神。
《礼记·祭统》言“贤者之祭”云：“贤者之祭也，致其

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

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 此孝子之心

也。”贤者之祭，讲求内心的诚信与忠敬，强调以内

在的情感作为祭祀的心理基础，注重祭祀者内心哀

敬之情与孝子之心的表达。
孔子及沿着孔子思想脉络发展的儒家祭祀文

化，以祭祀者自身诚敬仁爱之心来肯定祭祀的价值，
将“报本反始”“反本修古”发展为祭祀的中心意义。
《礼记·坊记》云：“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
对祭礼申之以孝义，这使春秋以来人文意识发展向

前更迈进一步。 李泽厚先生说：“孔子没有把人的

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

把它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

关系之中。” ［１０］通过祭祀祖先，人们潜移默化地受

到教化，追本溯源，不忘所出。 也因为祭祀礼仪的这

种人文化、理性化趋向，所以儒家一直把它作为教化

的手段。 故而曾子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信哉

斯言！
孔子曾云：“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谓

“克己”，就是人在内心中将仁爱之情视为自身的道

德本色，凸显一种修己安人的道德主体性。 在此基

础上，将这种道德情感进一步升华，转化为人自身的

道德主体性活动，从而主动承担起对家—国—天下

的责任，这便是“复礼”。 能如此做，“天下归仁”的
和谐社会也可以实现了。 尽管这只是孔子个人的一

种美好的社会理想，然而，经过历史的不断积淀，儒
家基于家庭人伦而不断扩推至天下众生的“重情主

义”，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文化

底色与精神特质之一。 在部分领域存在道德滑坡、
道德失范等现象的当下，传统礼仪文明重视人情、人
伦的特质，更凸显出涵养公民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

念、规范道德行为的重要借鉴价值。
２．追问价值，崇尚人文主义信仰

信仰的存在就是为人类提供意义，它告诉人们

因何而活，从何而来，去向何处。 荣格指出：“这种

信仰赋予他们的生活以超过他们有限生存条件的远

景和目标。 它给予他们以足够的空间来开拓其人

格，并使其有充实和完整的人生。” ［１１］在轴心时期，
东西方文明在实现其“超越的突破”或“哲学的突

破”上，基于对信仰的不同理解，分别走向了不同的

文化发展道路。
如果说西方理性化传统根源于伦理先知对自然

人伦关系的怀疑和拒弃，以超越的一神教为路径实

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解答人生的终极意义，那么，
“中国文化的理性化进程，它的价值理性的建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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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对天神信仰的逐渐淡化和对人间性的文化和

价值的关注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４］１０。 东方文明在

以父系血缘、宗法主义为主导的伦理秩序下，不关注

超验的造物主，“敬鬼神而远之”，同时也摒弃了原

始的自然崇拜，在祖先信仰中寻找超越意义。 《礼
记·大传》说：“上治祖祢，尊尊也。 下治子孙，亲亲

也。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
道竭矣。”周孔以后的儒家，最关心的是一种根植于

自然人伦的现世社会秩序，即《礼记·礼器》所说的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在这种秩序

中，个体存在的本真意义具备双重内涵：一方面，它
要求个体“克己复礼”“文质彬彬”，将个体置身于家

庭（宗族）的伦理共同体中，涵育其道德品行；另一

方面，个体生命通过祭祀不断追溯其祖先，这种向上

追溯的过程也是个体突破自身的有限性，实现精神

生命、文化生命绵延不绝的过程。
在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中，出于对死亡与腐

朽的畏惧，西方文明选择拥抱宗教，追求一种超越时

间的永恒；而中国文明则在前“轴心时期”就意识到

“天不可信”（《尚书·君奭》）、“惟命不于常” （《尚
书·康诰》），发展出一种保持忧患意识却充满进取

精神的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性格与精神气质。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文明最成功的方面，是创造

性地转化和运用了人类经千万年积累的智慧，这就

是以血缘关系组织社会生活并以此为根基安身立

命。” ［１２］人们在对祖先的祭祀和哀敬中，知其所由，
得其所欲，遂其生成。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祖先既具

有生物学、谱系学上的意义，反映了人们对自己来自

何处的根源性追溯；更是一种价值象征，使“个体”

在对血脉和亲情的溯流过程中找到人生的归宿和生

存的意义。 这对克服当下社会出现的虚无主义、实
用主义、享乐主义等现象，激励人们追求精神生活、
重拾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和终极意义，有着深刻的

启迪和借鉴价值。

注释

①根据古礼，逝者下葬之前的祭祀叫作“奠”，下葬之后的祭祀则称

为“祭”。 本文所谈“丧祭”，特指死者下葬之后服丧者在居丧期间进

行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五种祭

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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